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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一幅小品 

自 9 月 23 日“九州派展”开幕以来，越智修连日奔波于福冈市美术馆。然而展厅里，这位“九州派天

才少年”时期的作品仅存一幅微型画作。由于缺乏保管空间，他九州派时期的作品已无一留存。 

因此他早在展览数月前便兴奋地投入创作。为在由原九州派成员负责运营的近作展区一决高下，除

标志性的油画作品——画面中悬浮着无数球体外，更以五十一点采用胶印工艺的胶合板巨幅作品

铺满墙面，六件立体装置陈列于地面，彻底占据了整个展厅。 
越智在展厅中踱步沉思：“昔日的九州派聚会，作品刚摆上桌，众人瞬间杀气腾腾，优劣分秒即定。当

意识到'输了！'的刹那，次年的创作构想便已成形。”他低吼着：“这次也要拼命画个够！”几年前因酗

酒而令人担忧其复出的空洞眼神，此刻已荡然无存。 

 

痴迷于樱井 

九州派的诞生可追溯至樱井孝身（法国）与越智的相遇。1955 年二科展上，樱井被越智横空出世的

才华所折服，主动接近他，由此催生了组建艺术团体的契机。 

在九州派中，越智与菊畑茂久马（福冈市）共同成为该派代表性作家。美术评论家中原佑介评价越智

是“最充分体现反现代艺术主张的作家”。二十出头的多感青年欣喜若狂。与此同时，他深深迷恋着

提拔自己的年长八岁的樱井。 

“樱井先生说'九州派运动终将大放异彩'，我虽不明白运动的意义，仍追随而去。”他虽曾叛逃离队，

却始终与樱井保持联系并迅速回归。“我意识到自己无法离开樱井先生。” 

 



白日梦的世界 

九州派进入解体期的 1940年，樱井远渡旧金山。次年，越智也追随而去。当时三十岁的越智坦言赴

美“并无目的，只是履行了约定”。他从日本餐厅的洗碗工做起，学会烹饪后便一边当厨师一边作

画。他参与了旧金山举办的第二次九州派展览（1967年），1968年更与浦田宗夫（东京都）仅两人共

同举办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九州派展览。 

在嬉皮士聚集、反越战运动沸腾的旧金山，樱井也经历了 LSD的洗礼。他持续思考着“如何将迷幻

幻觉之美深化为绘画”。为追求“奔涌而出的美感”，最初描绘郁金香，继而转化为太阳，最终演变为

球体。 

起初在画布上逐个绘制球体，1969 年归国后球体数量逐渐增多。“球体象征地球。通过增殖地球让

人类获得幸福”——他曾赋予作品哲学意义，但后来逐渐认为“画作只要美丽就足够”。于是诞生了

《白日梦》系列：红、紫、黄、绿等鲜艳球体在宇宙空间无限延展，至今仍持续将观者引向白日梦境。 

 

新的展翅 

越智曾有过沉溺于酒的噩梦般日子。起因是经济问题——“靠个展收入和妻子打工勉强维持生计，但

总差一点。和妻子吵架后就喝酒”。他或许也曾为与当年被美术杂志吹捧的青年时代形成的巨大落

差而苦恼。饮酒量急剧增加。最终连扶着墙都无法行走，被送进医院住院八个月。 

住院初期，他意识朦胧时竟执意索要彩色铅笔和色纸——事后才得知此事。珍藏的里尔克诗集不知
何时被画满无意义的线条，还添上了郁金香的图案。“原来我真的热爱绘画啊”，他意识到这一点

后，痛惜因酗酒而荒废的创作岁月。 

1985 年 2月出院。“妻子给了我五年时间实现完全康复。”他决心创作二十幅 130 号巨作。如今已完

成五幅。连自己都惊讶于这般康复速度。“画技虽退，却更显力量感。”勤劳的妻子近日提议扩建画

室。“没钱啊”他嘴上这么说，神情却已舒展。他打算以即将举办的“九州派展”为跳板，再度振翅高

飞。 

 



 


